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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10 版）“思经纶”，想的是治国的谋
略。经纶本来是说织布的丝线，就是治国应该
跟织布一样有条理。所以“广张三千六百钓，风
期暗与文王亲”。他钓了多少天后看见文王？
他在那里钓了十年的鱼，一年三百六十天，十年
是三千六百天，“张”是伸出钓鱼竿，“广”是极言
其多，他伸出钓鱼竿钓了三千六百天。“风期暗
与文王亲”，他的人格、理想与文王所追求的相
合，所以有一天就碰到文王了。“大贤虎变愚不
测”，伟大的人、贤能的人、有本事的人，就跟那
个老虎一样会变。老虎刚生下来像一只小猫，
可猫就只是猫，老虎有一天忽然间长大了，变成
一只斑斓吊睛白额大虫，这是“虎变”。总而言
之，你不要看他从前那么贫穷，那么失意，有一
天他忽然变化。“愚不测”，你们一般人都看不出
他的本领。“当年颇似寻常人”，当年姜太公看起
来像一个寻常人，可有一天不就得到君主的知
遇了吗？这是李太白所写的，所以李太白不想
县试、乡试、会试、廷试一步一步地走，他就想忽
然有一天君主把他请去，跟当年的文王一样。
　　然后他又说“君不见”，你还没看见一个人

吗？这都是李太白所梦想的人物。他说：“君不
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
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
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
当群雄。”他说你们看一个高阳酒徒，这个人的
名字是郦食其。郦食其是楚汉之际的人，是个
喜欢喝酒的酒鬼。“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高
阳是河北一个地方，酒徒，一个酒鬼。他的出身
也很贫贱，“起”是出身，“草中”，草莽之中，贫穷
的低下的一个出身。“长揖山东隆准公”，他就来
见刘邦，刘邦为什么叫做“隆准公”？“准”是一个
人的鼻子，“隆”是高的样子，汉高祖刘邦据说是
隆准，就是高鼻子。这高阳酒徒从草莽之中出
身，来见山东的刘邦。你要注意刘邦不是山东
人，他是江苏北部沛县的人，沛公。那为什么管
它叫做山东，你要知道秦朝建都咸阳，在崤山西

边，其他六国都在崤山的东面，所以凡是崤山
东的地方都叫做山东，那么现在刘邦起兵去
打秦，他当然是在崤山东边起兵的，所以是

“山东”。郦食其就来见这个山东起兵的刘
邦。一般人看到军政领导就跪拜。你看晋朝
的诗人潘岳，还不只是拜人，还望尘而拜。可
郦食其见到刘邦都不拜，给他作个揖，刘邦怎
么样？“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
他一见到刘邦，一进门，就展开他的议论，

“骋”就是驰骋、发挥，发挥他的高才雄辩，批
评当时的政治。刘邦一听就受到感动了，“两
女辍洗来趋风”，说刘邦当时在洗脚，而且有
两个女孩子服侍他洗脚。他见到郦食其来
了，还照样洗脚。郦食其就说了很多政治的
理想，而且骂他说你要得天下，怎么对我们有
才干的人这么没有礼貌？刘邦就赶快就把脚

擦干，对他很恭敬，所以“两女辍洗”，这两个
女孩子就停止给刘邦洗脚，不但停止了洗脚，
还来“趋风”。什么叫“趋风”？“趋风”是出于

《左传》的两个字，是“趋走如风”，在《左传》
里指的是侍奉，就是一会儿给你拿一杯茶，一
会儿给你递一个手巾。所以这两个女子就对
郦食其很恭敬地侍奉。郦食其果然就辅佐刘
邦，“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刘
邦跟项羽打仗的时候，同时起兵的还有一个
齐国的后代，他占领了 70 多个城市，项羽是
以力攻，“力拔山兮气盖世”，想要用武力，但
是用武力去打 70 多个城，一个一个打要多
少时间。可是现在，刘邦用了郦食其，郦食其
就来见齐王，他只用三寸之舌，没有费一兵一
卒，齐王就投降了。“东下齐城七十二”，他向
东方，“下”是降服，降服了 70 多个城。

　　楚汉之争的时候，齐是跟汉联合还是跟楚
联合，是影响这个时代很重要的因素，所以郦
食其用他的三寸之舌，改变了楚汉之争的形
势。李白说得非常容易，顷刻之间就把情势改
变了，“如旋蓬”，觉得楚汉就跟蓬草一样，“旋”
就是转动，风一吹，形势就改变了，“指挥楚汉
如旋蓬”。这是李太白所想象的，他想如果君
主能够用他，他就能够像姜太公一样，像郦食
其一样，马上就建立功业，这是李太白的政治
理想。但是李太白有他天才的狂想，不合实
际。三寸之舌就把天下改变，没有这么容易的
事情，但这是李太白求仕方面的狂想。《梁甫
吟》这首诗是表示李太白求仕的狂想。
　　另外还有两首诗，《将进酒》跟《襄阳
歌》，都是写李太白的狂饮，而这个狂饮之
中有失意的悲哀。《梁甫吟》是他求仕的狂
想，《将进酒》跟《襄阳歌》是他失意以后的
狂饮，也是有代表性的诗。（未完待续）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
项目“‘中华诗教’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项目编号：18@ZH026）的成果之一。

李 太 白 的“ 狂 歌 ”

本报记者张紫赟、刘美子、曹嘉玥

　　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安徽凤阳，古为淮夷之地，春秋战国时期为
钟离古国，隋唐设濠州，明初为临濠，因地处凤
凰山之南，洪武二年被朱元璋赐名“凤阳”，取

“丹凤朝阳”之意，沿用至今。
　　傍晚时分，位于凤阳县城正中的明中都皇
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游人早已散去。目之
所及，除了葱郁的草、繁盛的花，还有土方坑里
挥汗如雨的人。考古队员正在对明中都前朝宫
殿区的西北角区域进行发掘。
　　沿着皇故城城墙行走，彼时，人们能看见的
只有断壁残垣，那段历史却从来只存在于坊间
传说中。而今，重见天日的白玉石雕、巨型石础
静静地躺在土方坑里，向世人展示着一个真实
存在过的都城。
　　明中都是明初第一座按照京师之制建造的
都城，曾被誉为中国古代完备宫殿的蓝本，更被
考古学家称为北京故宫的“前世”，但由于种种
原因建而被弃，历史文献鲜有记载。
　　 2022 年 3 月，2021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揭晓，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入选，一个湮没
于历史长河 600 年之久的明代都城再次被
聚焦。

抖落尘埃

　　 600 多年前的淮河南岸，一座宏伟的都城
正在紧张营建。“中都丰镐遗，宫阙两京陟。千里
廓王畿，八屯拱宸极。”这首诗正是明中都当年
盛况的写照。
　　洪武二年（1369 年），全国甫定，朱元璋诏
建中都。六年后，中都城已“功将完成”，朱元璋
却以“劳费”为由，突然“罢中都役作”，改南京为
都城，中都城自此被世人遗忘了整整 10 个甲
子，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县城里还藏了个‘老县城’。”这一说法在
凤阳已经传了几百年。至于为何会有两个县城，

“老县城”究竟什么来头，没有人考证过。1969
年初夏，49 岁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王剑英从
北京下放到凤阳。这位曾在燕京大学主攻明史
的历史地理学家对这一说法感到好奇，当他走
进“老县城”时，更是大为震惊。
　　城南门内外须弥座上精美的白玉石雕、城
内巨大威严的蟠龙石础、刻有明初数十个府县
地名的高等级明砖，这些在北京都不多见的建
筑构件，为何会出现在当时远近闻名的穷县里？
为何专家学者们对此一无所知？一连串的问题
浮现于脑际，王剑英开始寻找一切与凤阳有关
的史料。
　　从那时起，一个操着浓浓吴音的外地人，逢
人就打听“老县城”的历史，成了当地一景。只要
有空，王剑英就开展田野调查，文献里的东西要
在实地找到遗迹，找不到，他就到处搜集瓦片字
砖。“父亲的入迷程度让一些老乡很不理解，甚
至有人叫他‘疯子’。”女儿王红回忆。
　　时间长了，当地人对“破砖烂瓦”的态度开
始有了变化。多年后，王剑英还时常深情回忆
起，老百姓会主动把耕地挖塘时捡到的龙瓦、凤
滴、纹饰送给他，还告诉他许多文献里没有记载
的零碎信息，比如“承天门东侧水沟里出现过成
排的浮雕”，“东、西华门内侧等处地下都有大
桥”等。
　　当地人这么评价王剑英：“这个人能吃苦，
没架子，有本事，能讲许多凤阳的历史，是我们
八辈子都不知道的！”
　　 1972 年，王剑英被抽调筹备中国历史博
物馆重新开馆工作。工作之余，他到故宫午门附
近溜达，发现它的形制与凤阳“老县城”南门竟
然基本相同。1973 年初，在复旦大学开会期间，
他偶然看到乾隆年间的《凤阳县志》，发现“老县
城”很有可能就是明中都的宫城部分。他立即申
请结束借调，回到凤阳。
　　今天的凤阳县博物馆内，展出了王剑英当
年测量用的工具。在那个条件匮乏的年代，一辆
破自行车、一台借来的照相机、一卷少了 3 米

的大皮尺，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围着宫殿和
城墙一遍遍计步测距，或是在车轮上扎红绳计
圈数测距。
　　根据历代都城和宫殿建筑的规划思想、建
筑格局、承袭规律，王剑英对明中都的每个部
位、每件遗存逐一查勘测绘。王剑英有着极深的
绘图功底，他手绘的遗址草图上，标识依然清晰
可见，实线是已知的，虚线是断断续续的，点是
大致推测的。标注上写着：1973 年 5 月 27 日
车测，28（日）晨复测校正，每双脚蹬 28 吋（英
寸）自行车一圈，（在地图上是）1 毫米。
　　后来考古研究发现，王剑英用“土办法”测
出的结果，竟与用现代仪器测出的几乎吻合。
　　刘建桥是当时凤阳县文化馆唯一分管文物
考古的干部，数十年过去，初见王剑英的景象仍
然定格在他脑海中。7 米高的皇陵碑，王剑英爬
在大木梯上，手拿《皇陵碑文》，与碑上的字一一
对照。每看一行，便要爬上爬下一次，几个来回
下来，背心短裤全汗透。
　　后来，在刘建桥的奔走努力下，王剑英被抽
调至文化馆，专职研究明中都。
　　从“发现”明中都皇城，到揭示出一个真实
存在过的明中都，王剑英用了整整 6 年时间。
很难想象，在没有电脑检索、没有测绘仪器的情
况下，他是如何赤手空拳完成勘察、摄像、考证、
绘图、撰写研究报告的。1975 年春，《明中都城
考》（历史篇）终于完稿，引发学界的轰动。
　　这座被遗忘的都城找回了它的记忆：中都
是按照京师，也就是首都的规格建造的；外郭城
范围达 50 平方公里，与元大都相当；宫城达 84
万平方米，比后来的北京故宫还大 12 万平方
米；全城设 104 坊，各类衙署、坛庙、宅第一应
俱全……
　　王剑英明确指出，明中都在“中国古代都城
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中都的建筑有不
少是“学了元大都”，营建中都的城市规划和建
筑设计，“对后来改建南京，营建北京，造成了很
大的影响”。
　　 1981 年 3 月，王剑英再次对明中都遗址
进行了考察，撰写《明中都遗址考察报告》。
1982 年 3 月 10 日，国务院公布“明中都皇故
城及皇陵石刻”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开始
对部分遗址进行勘测和发掘。
　　此后数十年，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这座湮
没在历史云烟中的城，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擦亮“名片”

　　“从祖辈起就住在这里，小时候每天就在那
边放牛。”明中都遗址挖掘现场，69 岁的常正保
放下手中清理土方的活，指着西边还未发掘的
区域说。2016 年搬离“故土”后，他成了考古队
里的一名工人。而此刻脚下的这片土地，已成为
全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张“名片”。
　　当时明中都皇故城内还有一个行政村———
县城村。“以前常听老人们说，这里是皇帝上朝
的地方”，但在常正保的记忆中，这里除了农田

杂草，就是瓦房泥路，一切平平无奇，只有城
墙之上的断壁残垣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直
到 1982 年，这片“平平无奇”的土地成了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凤阳明中都文化遗产保护也经历了与
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的漫长博弈。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明中都一度没有躲
过“发展”大潮的冲击。太庙遗址、开国功臣
庙遗址等陆续被卖给开发商；长春门遗址、
洪武门遗址被铲平建起了公路；观星台遗址
所在的独山在数十年开山取石中变得千疮
百孔……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国
现代考古学迎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2013 年，明中都皇故城被列入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15 年，安徽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启动明中都城的考古发掘，以中
轴线为核心，金水河、御桥、承天门、东华门等
遗迹逐步得以显露，但矛盾也愈发凸显。“起
初很多民房压占在遗址上，考古发掘经常几
个月都无法推进。”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
研究员、明中都遗址考古发掘队领队王志回
忆，当时发掘工作几乎举步维艰。
　　“明中都要从历史的长河中，从遗址的宏
观中来理解、掌握、保护和利用。”王剑英在

《明中都城考》中的描述，现任滁州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时任凤阳县委书记徐广友至今
可以一字不落地背出来，这也是他当时全力
推动明中都遗址保护工作的底气和动力。
　　一方面受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
头的“保护”不能进行城市建设，另一方面是
居住在里面的 1000 多户居民需要生产生
活，很长一段时间，遗址公园内就是“脏乱差
的城中村”。“对于凤阳这样的小城来说，明中
都遗址所处的核心地段就是寸土寸金。”徐广
友当时顶着极大的质疑和反对声，征迁一度
被看作是“不可完成的工作”。
　　 2016 年 10 月起，凤阳县委、县政府破
釜沉舟，开始对遗址持续开展艰难的征地拆
迁和环境整治，总共投入拆迁、安置补偿经费
13.8 亿元，征迁中都城禁垣内居民和企业
1308 户，拆除 4 家工厂，搬迁 10 个养殖场，
拆除房屋面积 14 万平方米，调整 382.3 公顷
土地规划为文物保护用地，并由此正式打开
了明中都城遗址保护的大格局。
　　徐广友很少谈起自己当年“要地”的故
事。今天的云霁街北侧，经考古证实，曾坐落
着开国功臣庙，占地 33 亩，多年前被外地一
家开发商买下，几经商谈，开发商只同意出让
一半给政府，徐广友始终心有不甘。2019 年
9 月的一天晚上，他从宿舍往返工地三趟，站
在即将拆迁的旧址上，沉思良久。最后，他拨
通当地研究明史的专家陈怀仁的电话：“老怀
子，我决定了，只要能保下来的遗址，一分地
也不给开发商！”
　　被卖出的遗址土地被一一赎回，规划、征
迁、立法，一系列工作有序推进。凤阳县严格

按照文物保护规划，对《凤阳县城市总体规划
（2010-2030 年）》进行调整，提出“一座中都
城、凤阳城市魂”的城市总体规划理念。对新
建的建筑物、构筑物的体量、高度、外观和使
用性质等做了规定；将位于明中都城遗址公
园之外的圜丘遗址、方丘遗址、观星台遗址、
涂山门遗址一并纳入保护；2021 年 8 月，

《凤阳明中都城和明皇陵遗址保护条例》经安
徽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
　　一说起明中都总是滔滔不绝、声情并
茂，这是故宫考古研究所所长徐海峰对徐广
友的印象。最多的时候，徐广友一年跑国家
文物局五次，拜访明史专家，寻求对考古发
掘的支持。“文物保护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
持和重视。”徐海峰说。2017 年，故宫博物院
的考古力量也加入进来，与安徽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联合对外金水桥等遗址进行系统
发掘。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自信，是走不远
的，要把宝贵的历史文化刻在大地上。”徐广
友始终认为，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绝非
矛盾对立的关系。“短期来看，投入大力气进
行文化遗产保护也许是‘亏本’的，但从文化
自信角度来看是无价的。长远来看，文化发展
必然促进社会经济繁荣。”
　　 2017 年 12 月，明中都皇故城被国家文
物局公布为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
安徽首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明中都考古发
掘迎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为城立“魂”

　　“考古发掘是一个漫长、繁琐的过程，也
是一个与历史对话的过程。”7 年来，王志几
乎把家安在了工地。
　　《中都志》记载，明中都“规制之盛，实冠
天下”。事实上，明中都罢建之时，已初具都城
规模，城墙、宫殿、坛庙、钟鼓楼等主要官方建
筑和街道已经成形，却长久掩蔽于历史迷雾
中。幸有几代历史学家与考古学者接续努力，
拨云廓雾，寻遗觅踪，使其逐步“显露真容”。
只有明中都前朝区宫殿的形态因史料记载不
详，而一直成谜。
　　此轮发掘历时 7 年，发掘面积一万余平
方米，首次廓清了明中都前朝区主殿及附属
建筑的布局，从实物上印证了明中都在中国
古代都城规划中，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历史
作用，也因此入选 2021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
　　遗址发掘现场，王志正和考古队员们顶
着烈日在宫殿区西北角作业。不远处，就是此
次前朝区主殿出土的巨型石础，蔚为壮观。础
面边长有 2.5 米至 2.6 米，覆盆直径达 1.8
米，体量为目前国内所见宫殿建筑石础之最，
也由此推断宫殿建筑规模宏大。
　　前朝区宫殿是中都城里最核心的宫殿建
筑，其建筑的规制等级最高。新一轮发掘工作
首次明确了明中都前朝区宫殿的布局为“工”

字形，是前后殿加穿堂的结构，前殿与后殿均
面阔九间，进深四间，形态上更接近宋元时期
的宫殿。
　　明中都与宋、元都城既有继承关系，又有
大量创新。王志介绍，考古发现，明中都使用
了严格的对称制度，创造了城市的东西轴线，
承天门采用“3+2”式的门洞布局是唐代以后
首次出现，被专家认为是北京天安门五门洞
格局的雏形。
　　“如果说明中都宫城是 1.0 版、明南京
城是 2.0 版，那么北京紫禁城就是 3.0 版。”
徐海峰这样风趣地比喻，“明中都孕育了紫
禁城的规划理念、宫殿布局以及配置建筑，
水系路网格局一致、建筑工艺相近、宫殿整
体格局一脉相承，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最完
备的宫城建筑体系，也是营建北京故宫的直
接蓝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王巍
认为，明中都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承前启后
的集大成者，特别是在前殿中后部发现的黄
土台，反映了明中都对“择中建都”这一理念
的延续。王志则表示，明中都相关遗址的发
掘，将宋开封、金中都、元大都、明南京和明北
京城串联了起来，这正是中华文化基因世代
相传、中华文明连续不断的体现。
　　在今天的凤阳还能找到明清时北京城
的影子：一条中轴贯穿南北，洪武门、左右千
步廊、大明门、承天门、端门等位置依稀可
辨，东西向的云霁街两端，钟楼、鼓楼相对
而立。
　　一些地理历史爱好者也会去凤阳寻找北
京城的“前世”。长安街、午门、东华门、西华
门、角楼等诸多称谓，让他们有种天然的亲切
感。“中轴线的大明门位置有一条东西向的云
霁街，与南北轴线十字交叉，串联了中都城的
钟楼、鼓楼、祭祀坛庙，俨然是北京长安街的
雏形。”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专业大四学生袁心
满喜欢研究明史，去年暑假专程来到凤阳，感
受这奇妙的连结。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正在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近年
来，凤阳把“一座中都城、凤阳城市魂”作为城
市建设的核心 IP，打造东西、南北两大轴线；
恢复展示洪武门、鼓楼、钟楼等地标性建筑；
基于原址建成文华公园、武英公园、洪武公园
等一批主题公园；以史为据，重新布局城市框
架、命名街区，历史文化内涵已经成为城市发
展的鲜明特征。
　　行走于古城里的大街小巷，处处是景，
一幅具有中都古韵的画卷徐徐展开，也让
凤阳百姓感受到历史文化的熏陶。云霁社
区的钱家雯，每天晚饭后和老姐妹们到家
门口的洪武公园跳广场舞，说起每一处遗
址的故事都头头是道，“以前老百姓对凤阳
历史知道的少，到哪都给人留下个穷印象。
现在谁都能说两句中都城的历史，满满的
自豪感。”
　　安徽各县（市）2021 年主要经济数据显
示，凤阳县县域经济总量（GDP）达 458.5 亿
元，从 2015 年的全省排名第 33 位跃居第
12 位。
　　“文化遗产保护见效是长期的，不会立竿
见影。在保护明中都城的艰难路途中，凤阳逐
步将古城历史文化保护理念融入城市规划、
公园建设、城市雕塑、道路及小区命名等现代
城市建设当中，让历史与现实有机衔接，在传
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惠泽民生。”凤阳县委
书记朱林说。
　　古老的城墙青砖依旧注视着这座城的
起落变迁。常正保一家住上了崭新的楼房，
他也早已成了考古队里经验丰富的老员工；
凤阳县博物馆每年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
观者约 10 万人次，馆长唐更生笑称“每天忙
得脚不沾地”；遗址发掘现场，王志带领的考
古工作队还在持续不断地探索着未知；不远
处的西安门内，王剑英先生的雕像微笑着眺
望远方。

被考古学家称为北京故宫“前世”的文化瑰宝，曾被湮没 600 年

凤阳明中都：考古发现与保护利用“三部曲”

▲凤阳明中都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新华社发（国家文物局供图）▲明中都皇故城一角。新华社资料片


